
service learninG for The coMMon Good

公益服务习得

Dennis P. McCann 丹尼斯 interviews 
Rev. Dr. Jean-Claude Hollerich, S.J. 

《澳门利氏学社社刊》收录了澳门利氏学社对部分专家学者、商界领袖等专业人士的
采访记录，这些人对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秉持积极的态
度。本文是这些采访中的第三个，采访对象是卢森堡大主教、日本东京上智大学主管国
际关系的前副校长、神父让·克劳德·霍勒利希博士。在2017年11月23日至24日澳门利
氏学社和澳门圣约瑟大学联合举办的“公益教育”年度研讨会上，霍勒利希博士进行了
一场名为“日本上智大学服务习得：案例研究”的演讲。在下面的采访中，我们不仅讨
论了上智大学的服务习得项目及其对参与者的影响，还讨论了霍勒利希博士在担任卢森
堡大主教期间开展类似项目的种种努力。霍勒利希博士认为，在帮助提升学生的公益服
务意识及对公益服务意识的贡献这一点上，服务习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教育资源。在这
篇文章中，他将告诉我们他这么认为的原因。

DPM（采访者）：您在澳门利氏学社年会上的演讲的主题是“日本上智大学服务习
得”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个项目的信息，以及您在项目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

JCH（让·克劳德·霍勒利希，受访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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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智大学任教已有17年之久，离职前的
最后四年我曾担任学校副校长及董事会成
员。上智大学的校训是“为了他人，与他人
共存。”“与他人共存”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个人主
义日渐兴起，学生不善于真正的（人际）交
往。但是，人们总能在现实中发现上帝的身
影，所以我们必须为学生打开联系他人的大
门，出于这点原因我为学生组织了泰国游学
项目。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部分集中在一个名
叫磐喜村的小村落。那里生活着克伦族人（
事实上这是一个新教徒村庄）。磐喜村在泰
缅边境，接近泰国湄宏順府。学生都来自日
本上智大学，去那里意味着他们要丢掉以往

的个人习惯，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进入一
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道路，我们只能用几辆吉普车运送学生。磐
喜村坐落在1280米的高山上。

周边村落也生活着克伦族人。我们在磐
喜村种地耕田，每个克伦族家庭收留两至三
个学生。起先，我带去了10个学生，后来每
次活动的参与者都维持在20人左右。对许多
学生说，这是场真正的文化冲击。我仍然记
得，到那的第一天晚上，就有一个女学生哭
了，因为日本女孩非常喜欢化妆，但是她没
有镜子，她需要镜子来打扮漂漂亮亮，没有
镜子就很沮丧。不能好好打扮，就非常沮丧
地哭了。后来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这个女
孩又哭了——而且不仅是她，所有的学生，
男生女生都哭了——因为他们对这里产生了
很深的感情，他们不想离开。

DPM:你们平均每次活动会在村子里待多久？

JCH：10天左右。各个家庭都非常友善，都
是真心实意地对待我们的学生。学生们在那
里体验到了东京现代化生活不具备的许多元
素。村民向他们展示了一种劳作方式。他们
仍然使用轮种。每年会烧毁一部分森林，用

来作为稻田。但是他们这么做是依据自然规
律的。4年后你就不会知道以前的稻田在哪
里。他们还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以及用来
制作衣服纤维作物。

我们到达那里时，田地的保养正在进行
中，所以年轻人可以在家工作。学生们被叫
去村里的小学教小孩子一些英语。也许这不
是学习这门语言的最佳方法。我的学生在日
本人当中相当擅长英语，而且要比兴高采烈
欢迎这些来访者的当地孩子好得多。我的学
生也教授基础算术。克伦族的孩子有着惊人
的记忆力，他们可以牢记学到的一切。

我每天都会到新教教堂做弥撒，所有
的孩子都会来围观。我会教他们一些歌曲，
如《哈利路亚》或其他圣歌。后来当我带更

多的学生回来时，孩子们会给我唱当时学过
的歌。他们的记忆力非常好。当地人非常忠
于他们的教会，每周做两次礼拜，周日甚至
全天都待在教堂里。村里的大事都会在教堂
进行，例如土地的分配。我记得有一个年轻
寡妇凭一人之力不够供养全家，人们就到田
里替她耕种，保证她们家有充足的稻米以生
存。

学生们渐渐习惯了与村民一起生活。
我们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会互相
分享一些事情。由于语言障碍，沟通起来并
没那么容易。有些学生说日语，我翻译成英
语，我们的泰国导游再翻译成泰语，一个年
轻村民再翻译成克伦语。他们的沟通意愿非
常强烈。但是语言不足以描述东京的现代生
活，所以我们也用图纸来展示都市生活。当
然，相比于城市生活，他们更喜欢住在村
里。在这里，要忘记大城市的生活非常容
易。

在村里住了10天后，我们回到了清迈的
耶稣会退修院。在那儿我们为非基督教徒做
了一场退修 （因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基
督教徒）。我让他们在日记里默默写出自己
的反思——从这次经历里学到了什么，对他
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以便这不止是又一

我仍然记得，到那的第一天晚上，就有一个女学生哭了，因为
日本女孩非常喜欢化妆，但是她没有镜子，她需要镜子来打扮
漂漂亮亮，没有镜子就很沮丧。不能好好打扮，就非常沮丧地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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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短暂的经验，而且使他们以后做的决定会
有所不同。

DPM:会使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JCH：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大四学生，未来一
年的时间将面临求职的问题，实现学生身份
到职场人身份的转变。当然，他们的重心在
于找到一份好工作，我想做的是帮助他们学
习如何做选择，例如，面对两份工作——一
份收入丰厚但没有时间陪家人，一份收入虽
少，但有充足时间履行家庭或其他社会责
任，此时应如何抉择？我会让他们自己做决
定，不是告诉他们怎么做，因为每个人的经
验不同，我的经验是我自己的，但做决定的
人是他们，其中有些人决定先做一年的志愿
工作。他们如此重视泰国之行，并将其融入
了自己的人生，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11月澳门研讨会结束后，我回到日本，
在那儿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妇，丈夫曾参与过
克伦村项目。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了点
酒，他仍然会唱当时在村里学到的几首歌
曲。

DPM: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您所说的话中来概括
一下“服务习得”，也就是说，学生有村落
生活的经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后他们有
时间对那段经历进行反思。

JCH：是的。这只是众多能给予人启发的人生
经历之一。他们并不缺人生经历，他们有的
是经历，但他们缺的是能给自己人生留下深
刻印记的经历。年轻人希望能帮助他人，他
们很慷慨，但帮助他人本身也可能是件自私
自利的行为：我是高人一等的，你应该接受
我的帮助，你应该钦佩我，感谢我，等等。
所以，首先要做到与他人在一起，向他人学
习，融入他们的生活，不再是心底里只考虑
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要观察人们如何生
活，发现他们珍视的东西，尝试理解他们，
之后再和他们一起、为他们做些事情。

我们第一次到磐喜村的时候，当地的村
民需要两个现代厕所，因为他们正在打造生
态旅游村，打造工作才刚刚开始。每三周或
许就有一个游客到访，想要在村里过夜。有
一次他们发现有人想要睡在那里，那就也需
要现代厕所。于是我们搞到了厕所，开始动
手安装，当然，村民们帮助了我们。他们一

小时内能做完我们一天才能完成的工作。如
果你真的想为别人做些什么，你必须和他人
一起动手，这才是人们真正欣赏的行为。

DPM:泰国和缅甸的克伦族有什么困难吗？

JCH：泰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但只有
一部分克伦族村落被泰国人承认，且建有学
校。另外一些村落不被认可，那里的村民仿
佛不存在于世。在磐喜村，人们居住在泰缅
边界一座1700米高的高山附近。山上长满了
野生的白色兰花，人们喜欢高山，喜欢兰
花，他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美丽的自然公园
里。

DPM: 所以除了您之前提到的生存农业，兰花
的种植也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

JCH：那儿的人们和自然生活在一起，日出
而“起”，日落而息，除此之外，他们无事
可做。这对我的学生来说甚是新奇，因为在
城市里，通常太阳升起时，他们还没起床，
直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前，他们还没睡觉。
在村里，他们必须换成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方式。不过他们是可以接受这种新方式的，
年轻人适应性很强。他们可以认识到当地人
和自然生活在一起。在大城市里，人们无法
模仿村里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会开始反思
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会如何更多一点尊重自
然。我们甚至把这个项目搬到了卢森堡，去
年夏天，我从卢森堡带去了一组团队。伴随
着太阳初升，我们进行每日的晨间祷告；在
太阳升起时，怀揣着对大自然的尊重开启新
的一天。

DPM：正如您所言，我们不能将村庄的自然生
活方式照搬到城市，但我们可以学着尊重自

我刚见了一个毕业于庆应义
塾大学的年轻人，他曾经参
加过我们的项目。他有一份
非常好的工作，干得很好。
但他告诉我，他因为在泰国
的经历而换了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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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JCH：我们似乎只提供了一种浪漫的人生体
验，但对学生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习惯来
说，却是莫大的挑战。

DPM：说得好。在推行服务习得项目时，你必
须确保自己提供的不只是异国他乡或浪漫主
义的新奇体验，更重要的是，要能对他们的
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JCH：不过，用异域体验作切入点还是比较容
易的。因为，当你把人们带到陌生的地方，
当他们只能接受，不能逃离时，他们才能
受到更深刻的触动。否则，人们会经常性逃
离，或许当下你的身体在这，但心灵已经不
知道飞到了何处。

DPM：不能逃离的时候，你只能敞开身心，拥
抱人生转变的种种可能。

JCH：这也意味着你必须相信村里的人，相信
他们可以教给一些东西。你也必须相信自己
的学生。因为要和学生持续交流，你就必须
相信他们。并不是因为我知道最后的结果，
所以才希望他们经历这些，而是要把他们
带到那儿，让他们自己挣扎，就像学游泳一
样。而且我自己也要从他们的经历中进行学
习。

DPM:您说“把他们带到那儿”，虽然最终结
果不可预知，但他们将在挑战中成长？

JCH: 我有一种苏格拉底的功用。让学生发挥
出他们已有的能力，而不是硬塞给他们。 

DPM:自从您当上卢森堡大主教，您是否还能
坚持推行服务习得项目？

JCH：今年是我担任卢森堡大主教的第7年，
过去7年间，我曾将130位年轻人分成两组分
别带去泰国学习。之所以把他们分成两组，
是因为磐喜村很小，一次容不下那么多人。
一组人兴建了一所穷人大学，就像上海郊区
的耶稣会震旦大学。另一组建立了一所教
堂。

DPM:所以您将您在上智大学开启的服务习得
项目延续了下来，以卢森堡大主教的新身
份带领年轻人投入这个项目，并与泰国磐
喜村村民一起努力推动年轻人成长。您的新
项目不再以大学为基础，而是以天主教堂为
核心，继续服务泰国克伦族人民。到目前为
止，您已经进行了两次努力，并将在2019年
继续努力。

JCH：我们会继续在泰国推行这一项目。我
们的有了一位新的教授，他曾经在亚洲发展
银行工作，在老挝和我们一同完成了一个项
目。现在，他将带领学生去湄公河上游所谓
的“金三角地区”，到面向部落居民的新耶
稣会学院——泽维尔学习中心进行学习。我
们希望不仅得到上智大学，而且得到印度尼
西亚的萨那塔达摩耶稣会大学的帮助。

DPM: 我对服务习得的影响还有一个疑问：项
目结束后，您会做什么后续工作？您怎么评
估项目成果，以教育领域“成果评估”的方
式？

JCH:  我去日本时仍然会见这些人。他们非
常忠实于各种关系。我刚见了一个毕业于庆
应义塾大学的年轻人，他曾经参加过我们的
项目。他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干得很好。
但他告诉我，他因为在泰国的经历而换了一
份工作。

DPM:泰国项目给了他怎样的改变呢？

JCH：他换了份在东京的新工作，薪资虽然
减少，但有了更多时间陪家人朋友。还有一
个例子：我有个学生现在在一家日本银行工
作，最初他以为乡下压力小，所以去了乡下
工作，结果恰恰相反，乡下管理陈旧，压力
比首都更大，要求也更高。他因此陷入了严
重的抑郁。他的妻子拯救了他，但他在泰国
的经历给了他换工作和回到东京的勇气，现

所以，首先要做到与他人在
一起，向他人学习，融入他
们的生活，不再是心底里只
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

要观察人们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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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工作压力减小，他们也有了一个漂亮
的女儿，第二个孩子今年也要出生了。新工
作给了他喘息的空间，使他重新认识到人生
是美好的，人必须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我们必须记住，快乐只能在人际交往
中获得，除非你做沙漠中的僧侣，但大多数
人做不了。我们相信每个男女都是上帝的形
象，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所以，我们必须
首先认识自己的欲望，有些是好的，有些是
好坏掺杂的，你必须学着鉴别。

DPM:是的。我非常相信，压抑欲望是不能带
来快乐的，改变欲望才是快乐的源泉。这是
将欲望提升到合适的事物那里。因为欲望，
因为爱，我们伸出手去。

JCH：婚姻亦是如此。婚姻是美好而神圣的，
不应被简单视为对性欲和混乱欲望的让步。

DPM:在与10或20人小组交流时，您是否发
现，学生不仅从克伦族人身上学到了知识，
他们也学会了用新的视角重新发现彼此？

JCH：那是当然。有时，夫妻二人通过这些
经历重新发现了彼此，有时他们第一次尝试
着聆听对方的故事，因为在磐喜村，晚上大
家无事可做，没有灯光，没有电视，没有手
机，人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交流。

DPM:这是公益之路的一部分。它不只是异域
的、浪漫的，他们不只是在应对一个从未想
像过的世界，而是以新的方式来面对这一
切，形成将他们置于公益之路上的纽带和关
系。

DPM: 您已经向我们证明了服务习得能够产生
巨大的个人影响，比如影响人们如何选择职
业、事业、真正意义的幸福、健康家庭生活
的怀抱、家庭责任和工作责任的平衡等，从
而对我们提出了挑战。你怎么考虑那一切同
公益的关系？服务习得是一种集中和增强我
们公益服务意识、意向的方式吗？

JCH：当然是的。首先，你将来自现代都市
如东京的人和泰国山村的人聚集在一起，他
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共同的人性，发现了自
我。我们认识到我不能以伤害泰国伙伴的方
式实践自己的生活方式。服务习得经历告诉

我们，我们现在必须把公益视为全球利益。
不是美国优先，或卢森堡优先，而是世界优
先，各自在相同基础上受到平等对待所有人
优先。同样，环境问题亦是如此。我们必须
将环境问题视为社会正义整体的一部分。正
如教皇弗朗西斯一世在《赞美你》中提到，
环境是天主教社会训导不可或缺的一个方
面。我们不能只看到个人的肤浅私利，因为
只有在服务大众时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快
乐。我很喜欢这次会议，因为在会上我们把
公益和许多方面进行了联系，展示了公益范
围的宽广。

DPM:我认为，您的贡献是帮助我们找到了理
解公益的经验基础。这个词太容易成为一种
套话，成为另一种抽象话，但您向我们展示
了如何构建一次农村和城市、城市和山村的
经验。我们一起发现的是，我们不能再践行
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的生活方式，或者对他人
的悲惨遭遇熟视无睹，而应当从全球公益出
发保护环境，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JCH：我们都需要一些引领我们走向公益的人
生体验。借助人类大家庭，以及信仰团体，
我们是可以实现这一期望的。今天的年轻人
生活在一个欠缺这种体验，有太多纷纷扰
扰，令人窒息的社会。他们急需新的不同的
体验。服务习得项目可以提供这种机会，强
化新的人生体验，帮助我们拓宽自己的思维
和感知力。

卢森堡大主教让·克劳德·霍勒利希博士接
受我社采访

Translated by 翻译: Liang Yang 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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